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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诺贝尔奖盛宴背后：一个黄金时代的落幕？
。金秋十月，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揭晓季又如约而至。在日本，大阪大学特任教授坂口志文和与
京都大学特别教授北川进相继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、化学奖的消息引起了日本社会的一片
热议。至此，日本已经获得了31个诺贝尔奖，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奖项达到了27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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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本诺奖获得者一览 作者整理 下同

?

2001年，日本政府在第二个《科学技术基本计划》中，曾提出“在21世纪前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
尔奖”的目标。鉴于日本在20世纪仅有9位诺奖获得者，此计划一度引来外界的质疑与嘲讽。但
如今，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，日本几乎完成了该目标的2/3，成就斐然。

然而，这是否就意味着日本当前的教育和科研政策取得了全面成功？至少在笔者看来，现实可能
更为复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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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日本的大学国际排名面临激烈竞争，科研产出的数量与高影响力论文的优势也在减弱。
此外，日本的博士生入学人数持续下降，青年学者的职业前景充满不确定性，科研领域的后继乏
力问题日益凸显。

许多日本科研界人士认为，日本的科研体系正面临深刻危机。至于诺奖领域，近期该国获奖的学
者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大学，其奠定获奖基础的核心研究也主要是在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
法人化改革之前完成的，而那场更注重短期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式改革，深刻地改变了日本大学的
生态。

因此，与其将近年的日本的获奖热潮视为当下的胜利，不如将其看作是对一个特定时代的回响。
通过分析所有获奖者的履历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规律，这些规律不仅可以解释日本过去的
成功，也为理解当前日本的科研困境提供了视角。

获奖年龄与科研的黄金时期

诺贝尔奖的桂冠往往是对获奖者数十年前工作的追认。在日本，这一现象尤为明显——该国近八
成自然科学领域的获奖者，其突破性成果的发表年龄集中在了30~50岁之间，40多岁前半期是其
中最高产的阶段。

 日本自然科学领域诺奖获得者发表突破性成果的年龄段

?

该年龄段的科学家通常已完成博士和博士后训练，开始独立主持研究，知识储备与思维活力兼具
。在当年的体制下，他们有机会获得稳定的教职和研究经费，从而能开展长期、高风险的探索性
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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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其中，有4位获奖者完成其奠基性工作的年龄只有20多岁。比如，2002年诺奖获得者田中耕一
，其在25岁时便发明了软激光脱离离子化法。彼时，他只是一名企业的普通工程师，甚至仅拥有
学士学位。

教育背景：顶尖学府与地方人才的共存

除年龄外，这些获奖者的教育背景也呈现出丰富的多元性。

在日本，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分别培养了10名与6名诺奖获得者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诺奖摇篮”
。但数据同时显示，有相当数量获奖者的本科是地方院校，顶尖学府并未形成绝对垄断。

 日本自然科学领域诺奖获得者的本科大学

?

比如，2008年化学奖获得者下村修毕业于长崎医科大学附属药学专门部（后并入长崎大学药学部
）。2012年和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与大村智，本科分别毕业于山梨大学和神户大
学。2014年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，从本科到博士均在德岛大学完成。次年的物理学奖得主梶田
隆章的本科毕业学校则是埼玉大学。

这些“非主流”求学轨迹的背后，是一个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时代。彼时，日本地方国立大学同
样能为有才华的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和通往顶尖研究的路径。

向上追溯至高中阶段，这种教育公平的底色愈发清晰——大多数获奖者并非出身于东京、京都等
大都市圈的顶级名校，而是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高中。以新晋诺奖得主为例：坂口志文毕业于
滋贺县立长滨北高等学校，北川进则来自京都市立塔南高等学校。这两所学校在当地的偏差值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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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52~53左右，也就是说，其学生的学业水平仅仅略高于地区平均线。

然而，正是这些平凡的起点孕育出了非凡的科学成就。彼时，日本教育机会的天平尚未严重倾斜
，地方城市的孩子同样握有问鼎科学殿堂的钥匙。这与今日日本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——如
今的东京大学早已被大都市富裕家庭子女占据大半江山。曾经那个“寒门亦可出贵子”的时代似
乎渐行渐远。

除教育背景外，虽然大多数获奖者在获奖时身处学术界，但仍有江崎玲于奈、田中耕一等4位获
奖者的成果是在企业研发岗位上完成的。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，日本的大企业拥有雄厚的实力和
长远的眼光，愿意为研究人员提供充足的时间和资源，支持其进行长期基础研究。这种独特的企
业文化也为科学创新提供了除大学外的另一个重要平台。

科研经费的变迁与“收割效应”

正如前文所言，近年来日本虽诺奖频出，但这些成果几乎都完成于上世纪70~90年代，其成果的
发表与获奖的平均间隔长达20年以上。今天我们所见的辉煌，正是在“收割”30年前种下的果实
。

这一切的分水岭正是2004年日本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。改革之前，日本大学享有稳定的政府拨
款，教授们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去选择研究方向，可以安心从事长期的基础研究，而不必为短期
成果焦虑。

但改革后，日本政府对大学的运营经费逐年递减，迫使大学和研究者越发依赖需要不断申请、强
调短期成果的“竞争性经费”。在此环境下，大学很难再给予年轻研究者10年甚至20年，让他们
做一个不确定能否成功的课题了；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，企业也普遍收缩了基础研究投入，更注
重短期的产品开发。同时，年轻研究者不稳定的雇佣条件也导致博士生入学人数难以增长。这些
因素都给日本科学研究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总之。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基础科学的长期稳定投入，以京都大学为代表的宽容失败、鼓
励自由探索的学术风气，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分布，以及企业愿意投身基础研究的传统，共同造
就了一个科学的黄金时代。但2004年的改革却带来了追求短期成果的考核压力、博士生培养困境
、经费向少数顶尖大学过度集中等问题，这些都为日本科研的未来蒙上了阴影。

科学研究，尤其是基础研究需要漫长周期。今天的投入可能要到数十年后才能结出真正的果实。
日本的31项诺奖成果既是过去成功投入的最好证明，也映射出当前其面临的严峻挑战。这场诺奖
盛宴的背后，是一代学者对未来的深切担忧。

这种担忧也提醒着我们，在追求科研效率和竞争力的同时，如何保持对长期基础研究的支持，如
何为青年学者提供安心探索的土壤，以及如何维持教育机会的相对均衡，这是任何一个致力于科
技发展的国家都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。

（作者系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大学改革支援、学位授予机构研究开发部教授）

作者：李敏 来源：中国科学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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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progres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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